
雷颐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研究员。从20
多年的学术研究中，他体会到，历史是一面镜子，它会让我
们对社会问题的看法变得更深刻，他的多篇文风犀利、与现
实密切相关，在社会上引起极大反响。2009年初，他出版了

《李鸿章与晚清四十年》，以晚清名臣李鸿章从发迹到去世
的重要奏折与信函为切入口，进行了目光独到的解读。之后又相继推出

《历史的裂缝》《历史的进退》，以一个史家研究者的独特眼光重新梳理近
现代史。近日，记者对他进行了采访—— 晚报记者 尚新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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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出书 费用惊人C03 旧事 C07 新知 研究证明同居时间越长越可能不结婚

一年改换三种角色：
军人、工人、大学生

雷颐有在河南生活的经历。当记者拨通
他的电话，告诉他郑州晚报想做他的专访时，
他脱口问道：“晚报还是在陇海路上吗？”这一
句话道出了他“老郑州”的身份。

他告诉记者，他的小学和中学时代是在
郑州度过的，时间是上世纪 60 年代和 70 年
代。小学就读的是文化路二小，中学是现在
的河南省实验中学。小学时的印象比较美
好，因为家境比较优越，在班上成绩也好，讨
老师喜欢。中学没学什么文化课。

谈起经历，他感触颇深：“我下乡 4年，接
着去当兵，在江西和福建做空军地勤。几年
后复员到河南平顶山，在那里的一个工厂当
车工。1978 年很重要，是社会的大转折时
期，国家高考政策恢复，我参加了高考，顺利
考上了大学。可以这么说，那一年我的身份
发生了 3 次改变。前三个月我是军人，尚未
复员。中间 6个月，我是工人，最后几个月我
已经是大学生了。一个人的命运紧紧和国家
联系在一起。”

“回想起来，人生充满变数与动荡。我们作
为普通人无能无力，只能咬牙坚持、应对，做一
些准备。一旦机会来临，命运就可能发生改
变。我在下乡的那段岁月里，精神也很痛苦，但
我一直没中断学习，看了好多书。绝没有想到
以后还能考上大学。像我们那代人多数都没认
真读过什么书，我在同龄人中看书最多。”

书写历史：
寻觅档案之外的“另一个”

雷颐一再强调，关于历史，要透过现象看
本质。

他举了一个例子：作家梁晓声曾经写过，
在以前的那个艰难岁月，他们家因为受了一位
阿姨的特殊照顾，每月多了几斤豆腐票，可以
解决些他们的吃饭问题。以至后来回忆起来
还对他们家的这位“恩人”感激得不得了。这
些平凡中的小事对于学历史的人来说，能从中
读出一种历史感。现在来看，都是小事，有和
无只是一点点的差距，好像比不上奔驰和自行
车的差距大，但对一家人的生命和健康，奔驰
和自行车的差距比不上当年一个月的半斤粮
食、几斤豆腐。

“1971年我到河南叶县下乡后，对农村、
对社会有了更多真实的了解，身上逐渐去掉了
学生气。在农村，我看到了农民的生活之苦。
有些知青看看也许不以为然，并未留意这些现
象，我却一直在思考，这段经历对于我后来的
历史研究非常重要。”

说晚清人物：
从现代角度重新审视

近年，雷颐所著《李鸿章与晚清四十年》
引起极大反晌，这本书将李鸿章置于晚清社
会大背景之下，剖析了李鸿章与晚清王朝的
命运纠葛，揭示了其内心世界，为人们认识
晚清社会与李鸿章提供了独到视角。

从 1862年到 1901年，李鸿章代表清政
府签下《辛丑条约》后病逝，这 40年李鸿章
一直处于权力的中心，他试图为晚清进行
改良，却屡次失败。

雷颐说：“李鸿章这个人圆滑、世故、老
练，知人论事，外圆内方。他很了解官场，
会做必要的妥协，自保又能办事，讲究技艺，
善于周旋，但做事有底线。他不断地推进中国
的现代化，是一个可以基本肯定的人。”

“清政府传统中没有外交观念。只有一个
理藩院。清政府愚昧腐朽，骄傲自大，认为自
己是天朝大国，外国只有朝奉天国之理，没有
外交之说，设外交部是违反传统。所以它只在
南方任命了南洋大臣，在北方任命了北洋大
臣。外国人到中国，只能跟南洋大臣、北洋大
臣打交道。清政府认为这样才有面子。实际
上等于把权力交给了地方政府，致使地方政府
权力越来越大，李鸿章长期当北洋大臣，长期
与外国人打交道，深谙其道。当八国联军侵入
北京，一切外交事宜只能依赖李鸿章，所以他
的权力很大。”

关于清政府三大重臣“曾国藩、左宗棠、李
鸿章”，历史对他们褒贬不一。雷颐这样评价
3人：“首先，左宗棠和李鸿章都曾是曾国藩的
私人幕僚，他们之间有矛盾。但在推进现代化
过程中，本着‘师夷长技以治夷’，他们有共同
的目标。李鸿章比较圆滑，与曾国藩的关系保
持得一向不错，表面很恭敬。左宗棠性情刚
直，不够取巧，与曾国藩水火不容。而曾国藩
和李鸿章可以联手商量很多事情。”

关于变革：
被动不如主动

研究近代社会对现代化建设很有意义。
雷颐在《被延误的现代化——晚清变革的动力
与空间》谈到了主动变革与主动“现代化”的
问题。一个王朝的主动变革与被动变革蕴藏
着许多机遇与错失。

“我们要吸取历史教训，主动变革。前事不
忘，后事之师，如果我们熟悉近代历史，熟知晚
清的命运，以史为鉴，我们主动变革的愿望就会
更强烈一些，变革中的阻碍就会少一些。”

“清王朝在刚开始变革时，也有很大阻
碍，电线、电报、铁路在引进修建时人们的争

议很大，表示强烈反对，认为是‘以敌为师’，
‘被夷化’，反对的声浪很高。改革难度很大，要
经过长期的观察，判断。当时林则徐提出了著名
的观点‘师夷长技以制夷’。我们在改革中也进
行过讨论，关于姓‘社’还是姓‘资’后人看来很容
易的事，当时面临的阻碍是相当大的。”

雷颐在其撰写的《中国现代的“华夏中心
观”与“民族主义”》一文中认为，对正处社会
转型之中的中国社会来说，现在更为重要的
是汲取其他文明中有益的东西(不是对抗，不
是简单说“不”)，无论是科学技术还是制度文
化，不必担心因此会被“他者”所“化”。他
说：“保守思想严重，会导致社会腐败不堪，
对全社会的损失将会很大。所以体制改革十
分重要。”

90年前的事情：
今天仍有借鉴意义

遗忘好像是我们这个民族的通病。
战争、饥饿曾经那么残忍深刻地发生在
我们这个民族身上。但随着时代的更
迭，人们更喜欢选择遗忘麻木，出现这种
普众心理的原因是什么，雷颐有自己的
深刻认识：“每个人都会记住什么，遗忘
什么。一个社会的集体记忆，让你记住
什么，遗忘什么，往往是受到主流掌控。
我们为了不重蹈覆辙，需要保持记忆，与
遗忘抗争。”雷颐对历史的书写与挖掘，
恰恰做到了这点，提醒人们的记忆，使国
民鞭挞自身，保持清醒和奋进，体现了一
个史学家的责任。“所以我说，不能光看
文本，文本不完全是真实的，要看民间的
东西，民间的诉说。”

雷颐说，历史总在重复，比如清政
府官办与商办这种产权不明的企业，结合我国
企业改制此类问题很普遍，如何避免历史的重
复？只能认真识别把关，避免历史的重复。

“第二故乡”河南：
期待文化教育的繁荣

雷颐经常出差到河南或路过河南，对自己
青少年曾生活过的地方有一种特殊的感情。
谈起对第二故乡的印象，以及今后河南的发
展，他流露出深深的期许：“我觉得河南现在
变化比较大。河南是中原文化，历史悠久，古
代文化灿烂厚重，比如宋都开封。南宋以后，
政治经济中心向南移，河南慢慢成了落后保守
的代名词。不过，现在河南在全国的经济发展
位置一直往前移，在全国的经济版图上有很大
进步。虽然是农业大省，但商业也很发达。持
续发展下去，会更加令人刮目相看。”

“与全国先进的省份相比，一流的大学河
南始终没有。文化、教育也需要一些条件的
保证。一是物质保证，二是允许学术的百家
争鸣，百花齐放。广东在某些方面就非常开
放，蓬蓬勃勃，在开放度与活力方面已经超过
上海。还有湖南卫视，比北京、上海相比要强
得多，但湖南的经济却不能与北京、上海相
比，说明文化并不是完全由经济决定的。河
南应该制定更加宽松的政策，以此推动文化
教育的繁荣。”

雷颐简介：1956年生于湖北武汉。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主要著作：《历史的裂缝》《时空游走：历史与现实的对话》《历史的进退》《被延
误的现代化》。翻译文集有《中国现代思潮中的唯科学主义》《胡适与中国现
代知识分子的选择》《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与人合译）

雷颐：以史为镜观照当今社会


